
战略收缩还是帝国黄昏:
 

论美国霸权的衰落

漆海霞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国际政治科学》主编)

  2025年特朗普再次上台就任美国总统,外交动作频频,力推俄乌和谈,

试图减少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要求欧洲大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承担更

多军事责任。对于特朗普的举措,学界的判断是美国进行战略收缩,避免过

度扩张,蓄力发展以便应对真正的战略重点①。2026年伊始,特朗普再度在

外交舞台大肆操作,对委内瑞拉、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宣称要谋求格陵兰岛。

显然,美国在特朗普任内进行了大幅战略调整。学术界需要加以判断的问

题是:美国的战略调整能否有助美国东山再起,使美国再次伟大,还是难掩

颓势,美国衰弱势所难免?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明确霸权的根基

何在。

一、
 

霸权根基:
 

道义领导力

权力转移理论往往以双方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界定权力转移的程度②。

然而这一视角显然有失偏颇,因为按照实力标准衡量,国际关系历史上群雄

纷起,诸多强国叱咤风云,但被公认为世界霸主的国家迄今只有大英帝国与

美国。冷战时期,美苏双雄并立,实力接近,为何冷战时期的苏联不能被公

认为是霸主国? 显然,除了实力因素,对于霸主身份的评判还有其他标准。

约瑟夫·奈称之为软实力,道义现实主义命名为领导力,制度主义者号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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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①。

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取得显赫胜利,然而世

人公认这一期间也是英国霸权衰落的阶段,可见大战的胜利不能保证巩固

霸权。英国的衰弱过程具有欺骗性,二战期间,丘吉尔长袖善舞,营造出三

巨头地位,使美国在二战结束后误认为可以对欧洲撒手不管,由英国继续负

责。直至苏联在冷战初期势力范围逼近德国,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英国衰

弱的颓势才公之于世。此后,美国凭借马歇尔计划和北约军事同盟,将美国

利益与西欧各国利益深度绑定,冷战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形成,同时也标志

着英国霸权的正式丧失。

英国霸权的丧失,不在于一城一池之得失,因为英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

赢家;也不在于实力的衰弱,因为二战期间英国还维持了三巨头身份。其根

本原因在于霸权根基受损。诚如前文所言,霸权的根基在于道义领导力或

合法性,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并获得欧洲各国衷心支持的关键外交战略是

维持欧洲均势,例如在反对拿破仑期间领导的反法联盟。在英国眼中,均势

是英国反抗拿破仑等强权国家、保护欧洲中小国的外交正当举措,也成为一

战前欧洲各国公认的外交准则②。然而一战爆发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理

想主义,批判欧洲各国为了维持均势而发动战争。均势外交的道义合法性

丧失,均势不再是维护秩序的有效手段,反而可能导致为了维护均势而引发

战争的后果,成为现实政治的工具。此外,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也动

摇了大英帝国构建全球殖民地的法理基础③。一战至二战期间,就是美国理

想主义替代英国均势外交成为国际道义共识的过程,二战后英国殖民地的

纷纷独立就是日不落帝国的日暮之途。

然而道德的力量不能是苍白的,宋襄公败于楚国成为历史悲剧,因为道

德的合法性力量也需要通过军事胜利加以证明。诚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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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拥有道义领导力与合法性的大国,容易受到多国支持,提升在关键战

争中获胜的概率。因此,一战后,尽管美国提出了理想主义,但是没有实力

支撑,其理念只是空花泡影。直至二战美国战胜日、德后,才成为公认的霸

主国。此外,道德与利益不是截然矛盾的,孟子在义利之辨中指出“今王与

百姓同乐,则王矣。”①
 

可见,霸主国在重视道义时,也需要考虑多数国家的

利益,不能自私地只顾本国利益。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等援助方

式,加强与各国的经济相互依赖,通过利益共享机制获得了各国的广泛

支持。

英国霸权的衰落也是美国霸权的奠基阶段,理想主义的集体安全替代

均势,民族自决替代殖民地,其结果是二战后至今美国成为毋庸置疑的世界

霸主国。诚如项羽废义帝而丧失诸侯支持,败于垓下;曹操挟天子而名正言

顺,官渡大破袁绍。二战后,美国创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使理想主义有了

制度保障。美国的领导地位得到各国支持。可见,道义领导力与合法性是

霸权的基础。

二、
 

特朗普任内的美国:霸权衰落势所难免

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全球。然而,“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②。冷

战的结束方式是美国不战而胜,因此美国自由主义者盲目乐观,认为“历史

终结”③。在缺乏外部强力竞争压力的境况下,美国没有自我持续完善的动

力,陷入对推广民主价值观的过度扩张中,鼓动各地颜色革命④。过度扩张

损耗美国国力,国内不满加剧,因此特朗普在第二任期进行战略调整。冷战

时期,在苏攻美守态势下,美国也一度选择战略收缩,最终在与苏联的竞逐

中获胜,但是特朗普当前的战略收缩恐难达到历史上的相同效果。其原因

在于,冷战时期美国在战略收缩时,采取措施有效缓解了面临的内外部压

力。在外交战略上,美国通过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逐步促成与越南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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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顺利从越战脱身,并且通过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增大苏联承受的压力。在

国内政策上,西方各国进行国内改革,通过福利国家制度等政策缓解国内阶

层矛盾。此时,苏联则过度扩张,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淖。最终,美国的战略

收缩确保自身顺利赢得冷战。

冷战的辉煌胜利使美国的自由主义走向极端化,具体表现为:在政治

上,美国推广民主价值观,甚至引发各国颜色革命等动荡;在经济上,全球化

在便利跨国公司全球配置资源的同时,加剧了各国的贫富分化。作为自由

主义极端化的产物,民粹主义应运而生,其主要基调是反对移民与反身份政

治①。因此,特朗普任内的战略收缩是民粹主义对自由主义极端化的反思,

试图纠偏之前过度扩张的错误。但是,由于特朗普的政策有损美国霸权根

基,损害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当前的战略调整难以达到冷战时期的效果。

首先,从实力角度看,特朗普倚靠民粹主义有助于美国国内实力的短期

止损,但是从长期看,将加剧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军备竞赛,加大国际动乱

风险。

美国国力衰弱的底层逻辑在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在全球化下资本在全

球追逐高利润,导致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相较于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的高

额利润,制造业的利润极低,因此美国将制造业转到中国、越南等人力成本

低的国家进行代工。冷战时期西方可以靠福利制度缓解贫富差距,但其前

提是西方发达国家依靠科技创新具备了强大利润优势,导致发展中国家出

口大量初级产品的利润也难以抵上西方出口少数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

品的利润。而全球化使科技扩散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制造业

发展,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再单纯出口初级产品,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利润

空间减少,因此社会福利压力越来越大。而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

转移加剧了发达国家的工人失业问题,同时大量移民涌入欧美并得到工作

机会,导致发达国家民众特别是失业人员仇恨移民,或仇恨其他国家的廉价

商品,这是民粹主义的心理根源。

然而,资本逐利的本性难以克服,因此特朗普难以彻底解决制造业外流

问题,只能通过加征关税和贸易战等方式降低全球化的影响。但这类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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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政策将使各国采用贸易保护主义,使相互依赖武器化,侵蚀国际合作的

基石,加剧国家之间的相互猜疑,甚而可能扩散为政治领域的不信任和军事

领域的军备竞赛,使国际社会陷入冲突风险。

其次,从霸权根基角度看,根据前文分析,美国的霸权基础是以威尔逊

理想主义为机理并经历二战和冷战不断完善的全球战略,包括推崇民主的

自由主义价值观、强调国际组织的全球治理以及遍布全球的同盟体系。但

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破坏了美国世界霸权的国际道义根基。

美国当前外交举措若能减少成本、避免过度扩张,固本培元,则可以强

化其霸权根基,将继续保持强大;反之,则有损霸权根基,难逃衰退之势。从

表象上看,特朗普所作所为是对自由主义过度扩张的反思,减少外部责任与

成本,试图快速恢复实力。然而从实质上看,特朗普所依据的民粹主义只是

对自由主义的情绪化反对,并没有对全球治理提出整体改进方案,其反移民

和关税战等举措大多局限于安抚民众情绪。

在对自由主义纠偏的同时,特朗普还积极退群,谋求格陵兰岛,介入中

东冲突,可见其战略布局在迎合美国国内民众情绪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外交

成就营造个人英雄形象,甚至不惜损害他国主权。因此,特朗普的真实动机

不是拯救全球人类于疾苦,而是追求个人青史留名,其对个人功绩的追求可

能导致个人利益绑架国家利益。例如,美国2026年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用

的定点清除战略是针对国家元首的斩首行动,国家元首是一国的象征,被侮

辱和伤害可能激发国家之间的仇恨。战国时期,秦国欺骗楚怀王,使之死于

秦国,楚国上下以为国耻,发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①。当前美国对

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存在类似风险,如果美国无法脱身,陷入战争泥淖,则

将加速衰落。如果美国能快速脱身,则在短期可以快速止损,但是特朗普的

政策已经损害美国霸权的合法性根基,美国霸权在长期仍将面临“无可奈何

花落去”的衰落境地。

三、
 

结语:
 

新旧秩序更替的时代

特朗普的民粹政策破坏自由主义全球化,退群举动损害国际组织与全

①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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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治理,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破坏国际主权规范,对格陵兰岛的领

土追求侵蚀美欧传统联盟。这些举动既破坏了美国的国际道义领导力与合

法性,也有损自身实力,导致美国的霸权衰落难以避免①。

在美国霸权逐步衰弱的阶段,新的全球秩序尚未产生,国际社会将进入

新旧秩序更替的动乱期,国际秩序可能进一步恶化。一方面,美国作为体系

主导国主动破坏国际规范,将导致规范退化,一些国家也可能学习美国,不

再遵循传统的国际规范。国际组织的权威受损,全球治理难度加大。另一

方面,大国竞争将加剧,各国观察到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斩首行动的新作

战模式后,对于国际社会稳定性的预期将变得悲观,为了自保可能加强防务

建设,军备竞赛可能加剧。而且特朗普的行为可能使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

受到质疑,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进而加剧国际秩序的不稳定。

在美国领导地位可能削弱的情况下,传统依赖美国霸权的全球治理模

式也可能受到影响。然而,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尚未出现。未来新的世界秩

序形成需要凝聚各国共识,弥合自由主义深层缺陷,维护大多数国家利益,

形成新的全球利益共享机制,塑造新的国际制度和规范。

① 阎学通:《世界已经掉头》,载《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2期,第Ⅲ—Ⅵ页。


